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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作家，高晓声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

创作上。但是，高晓声也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散文。

高晓声的散文，同他的小说一样，也有着独特的风

格和魅力。

“五四”以来，在作家这个行业中，有主要写

小说的小说家，有主要写诗歌的诗人，也有主要

写散文的散文家。从不写小说和诗歌的散文家，

不难见到；但从不写散文的小说家或诗人，却难

得一见。以小说名世的小说家和以诗歌名世的诗

人，往往也写作散文。一个时代的好的散文，往

往出自被称作小说家或诗人者之手，但出自小说

家或诗人之手的好散文，往往被忽视。既然出自

非散文家之手的散文总是被忽视，也就难以进入

写文学史者的视野。写文学史的人，在写到散文

部分时，如果眼睛只盯着主要写散文或只是写散

文的散文家，那是颇有几分荒谬的。

评说一个时代的散文而无视被称作小说家或诗

人者的散文创作，肯定是偏颇的。研究作为作家的

高晓声，也应该对其散文创作予以足够的关注。高

晓声于 1999 年辞世。2001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

由陆文夫、费振钟主编的《高晓声文集》，共四册，

其中第四册是“散文随笔卷”。高晓声创作的散文，

基本上辑入了这册“散文随笔卷”中。

一

高晓声的文学创作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小

说是这样，散文也是这样。

高晓声在多篇文章中谈及从少年时期便开始的

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迷恋。在散文《想起儿时家中书》

中，高晓声写道，由于父亲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

所以家中有几十部文学、历史方面的书，这在当时

的农村是极少见的。在初中阶段，高晓声便读完了

所喜欢的家藏书。“比如一部《聊斋志异》，我靠

它基本上学会了古汉语。”［1］在散文《曲折的路》

中，高晓声写道，抗战开始后，无学可上，父亲便

在村里办私塾，高晓声也开始接触文言文。父亲教

授的第一篇文言文，竟是《聊斋志异》中的《促织》。

从此高晓声便“爱上了蒲松龄”。“《聊斋志异》

是我少年时代读得最熟的一本书。我家里有一部版

本很好的《聊斋志异》，在不懂的词语底下都注有

解释，我几乎就是靠了这本书学通了文言文。”［2］

到初中毕业时，高晓声已经读过许多中国古代小说，

既有《水浒传》《红楼梦》这类雅品，也有《济公

传》《四才子》这种俗物。也就在胡乱读这类旧小

说的过程中，“爱好文艺的习惯已经养成了”。“现

在回想起来，觉得许多旧小说中，往往都有写得好

的篇章，例如《说唐》中‘贾家楼’一段，《岳传》

中‘小教场私夺魁’一段，笔法极其精彩，至今对

我的创作都有影响。我还认真地自学过《纲鉴易知

录》，也是当小说看的，但对我注意语言的精炼是

有影响的。”［3］在《读古典文学的一点体会》一文

中，高晓声对《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

等古典小说进行了艺术分析，特别强调了古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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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美对今日作家的启示：“读我国的古典文学

名著，我们常常会被优美的语言所陶醉，他启发我

们去思考有关文字、语言的一连串问题。”［4］

古代文学对高晓声的影响，当然不只一个方面。

高晓声小说的叙述方式，主要来自中国古代的文史

著作。古代文学和历史著作的叙事智慧，在高晓声

创作中有普遍而深刻的表现。特别深刻地影响了高

晓声散文创作的，是古代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古

典作品的语言艺术，诸如表达的简练、刻画的精细、

描绘的准确等等，都为高晓声所继承。这里要着意

强调的，是高晓声在读古典文学过程中产生的对“声

音美”的感受和领悟。在《读古典文学的一点体会》中，

高晓声细致地说明了向古典作品学习语言艺术的必

要，最后说：“文学作品的语言要给人一种美的感受。

句式的变换，一个字怎么用法，都要考虑，语句的

音节也应该加以考虑。如果读起来句子拗口，音节

不协调，或者同一个字、同一个音的字在很短的句

子里反复使用，都是犯忌。假如小说中的句子，音节

错落有致，即使不读只看，读者在心里默诵也会感到

和谐舒畅。我写小说时，有一点我是做到的，那就是

反复读自己的小说……有时拿起稿子看看还可以，但

读起来却是另一回事了。这就需要修改。”［5］对“声

音美”，亦即对音调、节奏的重视，高晓声多次表达

过。同样意思的话，汪曾祺也反复说过。中国当代作

家，在我所涉猎的范围内，只有汪曾祺和高晓声明确

强调音调、节奏的重要。

文学史家的研究表明，音韵之学滥觞于三国时

代；到了齐梁时期，沈约确立了四声的名称。声音

美甚至成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因素。沈约说：“夫

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

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

始可言文。”［6］高晓声未必读过沈约的著述，但表

达的意思正与沈约相同。如果说沈约主要还是针对

诗歌创作强调浮音与切响须交替使用，那清代的刘

大櫆则针对散文创作指出了音节的重要。刘大櫆说：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

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

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

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

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

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

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

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

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

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又说：

“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

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

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7］

“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当代作家

中，或许有不少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孙犁会同意，

汪曾祺会同意，高晓声也会同意。高晓声曾经这样

评价过自己：“我自信我的语言不同于一般，至于

其他方面，并没有特别的东西，许多作家都可以有，

你说是吗？”［8］

汪曾祺说：“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对文字训练有素的人，是会

直接从字上‘看’出它的声音的。”［9］这和高晓声

所说的“不读只看”也能感受到文字的声音，表达

的是同样的意思。高晓声对自己的语言是苦心经营

的，而特别注意文字的音调、句子的节奏。在《生活、

目的和技巧》一文中，他说：

我对自己的小说是多次地读。写不下去了

就读，反复地读，一句句磨。同一个短句中，

同音字尽量不用，靠近的语句中尽量避免重复

使用相同的词。还要注意音节，使读起来好听。

我很注意节奏，如《钱包》（见《延河》1980

年第五期）中有一句：“星罗棋布的村庄就是

那不沉的舟。”这句话，本来也可以写成：“星

罗棋布的村庄是不沉的船”，但读来音节不及

前一句，编辑部删掉了那个“那”字，就使我

这句话里少了一个高音了。我用“舟”字，不

用“船”字，也是从音节考虑的。去年《青春》

刊登的我的《也算经验》一文中有这么几句：

“我和造屋的李顺大，《“漏斗户”主》陈奂生，

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我写他们，是写我心。”

编辑部把最后一句“是写我心”改成“是写我

的心”，加了一个“的”字就把语言的气势夹

断了。去年《上海文学》第十一期刊了我的小

说《系心带》，最后一句我原是这样写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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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想把那块石头带走。”“走”字是有拖音的，

从那篇小说的内容来说，这拖音也反映出意犹

未尽的境界。结果编辑部在“走”字后面加了

一个“的”字，就把音义都斩断了，真是煞风

景的事。［10］

原来高晓声在写作时，如此字斟句酌。用“舟”而

不用“船”，必须增加一个“那”而决不能多一个

“的”，都是精心掂量后决定的。如此取舍增减的

依据，就是音节，就是声音的和谐与否。当然，声

音也是与意义有关的。小说《系心带》表现的是主

人公对即将离开之地的恋恋不舍，所以最后用一个

带拖音的“走”字，与主人公的心态相吻合。而加

一个“的”字，就把高晓声的这份细微的苦心摧残

了、葬送了。

在《我看小说》一文中，高晓声则更多地透露

了如此重视声音以及具有如此精细的语言感觉的原

因：

我很计较小说的语言文字。我小的时候正

式开始看小说，是先生教的。他教我朗诵，

而且要背得滚瓜烂熟。《聊斋志异》里有些

小说，就是这样进入我的脑袋的。现在我

写小说，总边写边读，每到写完，总读过了

十遍以上。我用文字来组成语言，第一就是

要适合我读。舌头要掉得转，呼吸要安排得

顺。一切要自然，免得舌头和牙齿打架，免得

进气把出气呛在喉咙口。所以，句子长短要

理顺，字音要合理安排节奏，甚至连同音字

和近音字也不宜靠近使用。我习惯了，读别

人的小说也会这样要求。虽然读白话小说，

并不发出声音来；但可恶的是我有强烈的语

感。假使语感不好，那就像听到别人在唱着一

只完全走了调的歌，只得长叹一声，把书本                                                                                     

阖上。［11］

高晓声之所以具有如此敏锐精细的声音感觉，一个

重要原因是学生时代曾经朗读、背诵过许多古代文

学作品。有了对声音的如此精细的审美感觉，自然

对自己写下的文字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当然，不仅是《聊斋志异》一类古代小说才培育、

训练了高晓声的语言感觉。实际上，古代散文在音

调、节奏方面的追求，是远甚于小说的。20 世纪

90 年代初，有出版社要出版一本《名作家忆童年

作文》，高晓声应约写了《想起雏年握管时》，其

中写道：

学好作文，自然首先要对它感兴趣。我家

里有不少文学书籍……那时候我接触的主要是

古散文。我爱上它，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是

那优美的文句，流畅的气势，抑扬顿挫的音节，

读来朗朗上口，给我珠圆玉润的快感。这些给

我作文的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无论我写什

么（小说或散文），都会一面书写，一面默诵，

我的脑海里会不断响起语言的节奏。像乐曲一

样，一觉得走调，就要反复去修改。我的文章，

在内容方面修改得很少，但在文句上的修改却

常花大功夫。［12］

可见，古代散文对高晓声文学审美取向的形成，同

样起了很大作用。由于古代散文在音调、节奏上有

更高的要求，对高晓声声音感觉的培育、训练，就

可能意义更大。所以，谈论高晓声散文，首先要指

出，高晓声是古代散文传统的优秀继承者。而十分

重视散文语言音调的和谐、节奏的舒适，十分重视

散文的声音美，正是继承古代散文传统的重要表现。

举个例子。散文《船艄梦》这样写摆渡：

且说摆渡这个行当，有忙有闲，有苦有甜；

亦易亦难，亦稳亦险；撑船摇橹，也不是一朝

一夕就拿得住的。那位自愿改行去摆渡的作家，

确实也经过了一番磨炼之后，才把渡船使得听

话的。你看那两岸码头，隔江相对，渡船从这

边航到那边，要看准风浪大小，流速缓急，潮

汐涨落，选择不同路线，才能不偏不倚，停落

在对岸码头上。稍不小心，船就顺流漂落，再

要逆流摇到码头上去靠岸，那就费劲得很了。［13］

这番叙述，看似寻常，其实是颇有讲究的。在长句

与短句搭配上，在整饬与凌乱的布局上，在声音之

高低同异的经营上，很见匠心。“有忙有闲，有苦

有甜”与“亦易亦难，亦稳亦险”明显构成一种对

仗般的关系。读起来（无论是默读还是朗诵）很舒

服。连续四个四字句，给人以很整饬的感觉。然而，

如果一直这样整齐下去，就呆板、僵硬了，必须有

变化。于是，接着出现了长而散的句子，但又不是

突然出现。“撑船摇橹，也不是一朝一夕就拿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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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句变换得十分精彩。“撑船摇橹”仍是

一个四字句，夹在四个四字句和一串长而散的句子

中间，起着过渡作用，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有了

这个过渡，节奏的变化就自然而然。在连续几个长

而散的句子后，出现了“两岸码头，隔江相对”这

样的构成对句关系的叙述，把前面的长、散、乱略

加收束。随后，又稍作放纵，出现了“渡船从这边

到那边，要看准风浪大小”这样一个散句。但是，

散中含整，“风浪大小”与后面的“流速缓急，潮

汐涨落”相勾连，在连续三个四字词组后，是“选

择不同路线”这样一个散句，然后出现“不偏不倚”

这个四字词组，之后又是“停落在对岸码头上”这

样一个散句；散句之后又出现“稍不小心”“顺流

漂落”这两个四字词组，之后又是散句。这段话的

特色，是四字句、四字词组与散句的交替使用，整

齐中有灵动，凌乱中有收束。在音调、节奏上抑扬

有度、起伏有致。这段话的后半部分，“要看准风

浪大小，流速缓急，潮汐涨落”与“选择不同路

线，才能不偏不倚，停落在对岸码头上”还构成一

种对仗关系，或者说表现出对仗的韵味。这段话，

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还往往是相同或相近的音。

“闲”“甜”“难”“险”“边”“线”“岸”等，

是能够押韵的。当然，高晓声在写散文时，决非刻

意追求尾音的押韵，这样的追求也并不可取。只能说，

这种情况在高晓声笔下，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是在

追求声音的和谐过程中，不知不觉做到的。

营造声音美，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功夫。一是

每一句中平仄的交替，二是长短句的搭配。平仄能

够妥当地交替，长短句能够巧妙地搭配，读起来就

很舒服。高晓声在追求声音美的时候，方式是多种

多样的。散文《天公在此先作模》描绘了广东肇庆

的星湖美景。文章开头说，1986 年 2 月，自己与几

个文化界的朋友一起游览了肇庆的星湖，并且在湖

边依山岩而筑的宾馆住了一晚，接着写道：

这一天一夜，我想大概是一向游客众多的

星湖最安静的时候了。既富清趣，便多遐想；

登高处略一眺望，就想起《儒林外史》里的庄

绍光，他曾把玄武湖和西湖作过比较，认为大

小差不多。这星湖面积七千多亩，自然也小不

到哪儿去，要比的话，我则觉得，山峰是这里

的俊，湖水是这里的清。这湖又落在一片宽宽

的平原上，虽然也有些许绵山，但是远远的、

低低的、淡淡的，抬眼望得远阔，心境便觉豁

达，不像玄武、西湖般狭隘。肇庆城市也适中，

人口不多，比之南京、杭州，红尘尚小，有星

湖七千亩碧波，便能把它消洗得洁净了。［14］

这一段话，在整体的散句中，有“既富清趣，便多遐想”

这样的四字句，更有“山峰是这里的俊，湖水是这

里的清”“抬眼望得远阔，心境便觉豁达”这种有

着对仗意味的句子，还有“远远的、低低的、淡淡的”

这样的叠字词组，就使叙述规整中有变化。音调、

节奏的高低有序、缓急相济，给读者声音美的享受。

二

高晓声散文还继承了古代散文重于说理的传统。

说理，表达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可

以说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正宗。孙犁在谈论欧阳修的

散文时，表达过同样的意见：“古代散文，很少是

悬空设想，随意出之的。当然，在某一文章中，作

者可因事立志，发挥自己的见解，但究竟有所依据，

不尚空谈。因此，古代散文，多是有内容的，有时

代形象和时代感觉的。文章也都很短小。”又说：“现

在还有人鼓吹，要加强散文的‘诗意’。中国古代散文，

其取胜之处，从不在于诗，而在于理。它从具体事

物写起，然后引申出一种见解，一种道理。这种见

解和道理，因为是从实际出发的，就为人们所承认、

信服，如此形成这篇散文的生命。”［15］高晓声的散文，

正符合孙犁所说的古代散文的标准。高晓声的散文，

都是从某种具体的生活现象出发，然后表达一种见

解和道理，悬空设想的文章是见不到的。而且，高

晓声的散文，大多短小，数千字以上的文章也有，

但不多。

高晓声散文，有时是在叙说一种生活现象时顺

便表达某种见解和道理；有时则整篇文章都在叙说

某种生活现象，但言在此而意在彼，通篇都揭示某

种见解或道理；有时候，又从眼前的生活现象出发，

自然地引申出一些枝节性的哲思。当然，这只是大

概而言，并不能以此标准来做清晰的分类。高晓声

说理时，有时是明说，更多时候则是运用暗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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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往往夹枪带棒、指桑说槐。这时候，语言特别

有意味。

前面说到的《船艄梦》，总体上是写摆渡者做

了一个梦，意在以梦中的故事表达应该“向前看”

的道理。在叙述摆渡者做梦之前，先叙说了摆渡这

个行当的特性。强调摆渡从此岸码头到彼岸码头，

每次的航线并不相同。风浪时大时小，流速有缓有急，

潮汐或涨或落，诸如此类的因素，都影响着航线的

选择。这说的是具体的生活现象，紧接着，又有了

这样一番议论：“有些知识里手，总以为渡船应从

这个码头朝对岸的码头一直线航去； 一旦发现曲折，

便大惊小怪，认定是弄错了，视为异端。好像天下

从此就不太平。”［16］这就有了言外之意、弦外之

音，以为渡船过河应该走直线，恰恰是无知的表现。

撑船过河如果强求走直线，就可能顺流漂落，必须

逆流而上才能到达对岸的码头。同样，小到人生理

想的实现，大到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情形往

往如此。最直的路线有时可能反而是最大的弯路。

一个人也好，一个社会也好，在向某种目标前进时，

道路的曲折是正常的，不应因为走了些弯路便大呼

小叫。更重要的是，没有固定不变、在任何情况下

都合理的道路。道路的选择必须依据每一次出发时

的各种具体因素而定。从摆渡这具体生活现象中引

申出的分支性的道理，与文章总体上要表达的“向

前看”的道理，是自然地联系着的，又有一定的独

立性。这种分支性的道理，既丰富了文章总体的思

想含量，又可单独供读者品味、给读者启迪。

散文《我们都上去了》，写的是高晓声与陆文夫、

秦兆阳等人一起爬黄山并攀上了顶峰的经历，算是

一篇游记。文章不长，共分七个部分，每个部分都

很短小。文章叙述的是爬黄山的过程，但第三部分，

却全是写“棍子”。第三部分有两个自然段，第一

个自然段写道：

爬山自然是要轻装上阵的。我很彻底，除

带一块毛巾外，便是一根棍子了。棍子在黄山，

价钱极便宜，只五分钱一根。游客们用来当拐

杖用，并不是打人的。我去买棍子的时候，碰

到了秦兆阳同志，他买一根棍，付了一元钱。

卖棍子的孩子没钱找。秦兆阳同志见是个孩子，

知道他赚几个钱不容易，就劝他不用找了。那

孩子也真诚实，并不肯拿，正在推让，我便走

过去又拿了两根（一根给了陆文夫），也算在

秦兆阳同志账上，才一同离开。所以，秦兆阳

的那根棍子，是出了大价钱的，我和陆文夫却

没有花钱。后来想起，便觉有趣。原来同是棍子，

也有要钱和不要钱之分。只不知是哪一种棍子

是打了别人不打自己的，哪一种又是打了别人

到头来也打了自己的？打痛了自己的时候有没

有想到别人也是皮肉身体？

买棍子以助登山，本是寻常的生活现象。但高晓声

这番夹叙夹议，却又是夹枪带棒、指桑论槐的。一

开始说爬山要尽量少带东西，自己只带了一块毛巾

和一根棍子。棍子，“游客们用来当拐杖用”。到

这里，都是对具体情形的叙述，但紧接着却补充道，

“并不是用来打人的”，显得很突兀，却又让人忍

俊不禁。在这样的场合，棍子当然不是用来打人的，

这句补充纯属蛇足。但读者知道，高晓声从黄山上

的木棍想到了社会政治领域的某种现象，想到了人

对人的打击、迫害。买棍子的情形只是具体现象。

自己拿了两根棍子却没有花钱，秦兆阳那根棍子却

花了大价钱，也都是细微的生活故事，本不足奇。

但高晓声却又生出“非分之想”。同是棍子，也有

要钱和不要钱之分，此处当然不是在就事论事。人

对人的打击、迫害，情形也是千差万别的。至于有

的棍子打了别人没有打自己，有的棍子打了别人后

又打了自己，也是社会政治领域的常见现象。这段话，

忽实忽虚、亦实亦虚、虚实夹杂，产生了忽庄忽谐、

亦庄亦谐、庄谐并出的美学效果。紧接着的自然段

写道：

原听说有根棍子当拐杖撑着，爬山可以轻

松些，后来觉得不对了。原来棍子虽轻，毕竟

也有分量。在手里竟有点重，撑着也肩胛酸，

倒不如丢开了它，伛偻着身子爬石阶来得方便。

因此就想弃置路旁；但看到同游者尚乐于此，

不敢断然视作累赘，只得掮在肩上前进。别人

见了，竟称赞我越爬越有劲。看来不懂得需要

丢掉棍子的大有人在。而我因为大家手里有一

根，也不得不拿着。后来愈爬愈高，逐渐发现

先行的聪明人丢下棍子在路旁了，于是我也一

抛了之。后来查查，竟不曾有一个同游者把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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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带回来，可见买进时候虽值五分钱，抛出去

时候就分文不值了。其实不管它值多少钱，一

旦被认出是负担了，就非抛弃不可。棍子的命运，

原来如此！［17］

这第二个自然段，句句写眼前实事，却又句句指向

别的方面。棍子，可以有打手之意。手持棍子者，

自以为棍子总是有用的，却不知棍子也往往成为持

棍者的负担，也常常给持棍者带来麻烦，甚至灾祸。

懂得必须及时丢掉棍子的人固然聪明，但可惜的是

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在棍子成为麻烦、招致灾祸前

及时抛弃者，并不多。更多的人是在棍子已经造成

灾难后才决心把棍子抛开。更可悲者，则是能够抛

弃时不愿或不敢抛弃，而在想要抛弃时却为时已晚，

只得承受棍子带来的祸殃。买棍子当拐杖，本是爬

黄山之前的一个小小细节，高晓声却由此生发出这

许多议论。在这两段话中，有着两根棍子，一根有形，

一根无形。前一段，是从棍子的立场出发，后一段

则是从持棍者的立场出发。有了这幽默风趣、言近

旨远的第三部分，这篇黄山游记就有意思多了。

游记本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体裁，不单纯记

录山川面貌、风俗人情，更引申出种种关于历史、

社会、人生的思考，是古代游记的传统。高晓声的

游记，也继承了这种传统。不妨再举一例。散文《旅

途拾零》写的是从成都到重庆，又由重庆到城陵矶

的旅行过程。虽是记述旅途见闻，却表达了高晓声

在道德伦理问题上的独特见解。文章背景是重庆有

一个会议，会议已经召开，高晓声是后来的。高晓

声从成都乘火车到重庆时已是深夜。重庆文联的人

乘着会议食宿宾馆的车子来接高晓声。第二天，高

晓声发现一个公文包不见了，里面有全部旅费和在

成都写成的两篇小说稿。高晓声记得，下火车后，

自己亲手将它放进了接站的汽车后备箱。到宾馆后，

行李是别人代为取出的，而那个公文包却留在汽车

后备箱里了。文联的人得知后，一个电话打给宾馆

车队，车队说司机已经把公文包交到队部了。司机

的行为虽然值得肯定，但高晓声并不觉得是什么特

别了不起的善举。“然而我这个人蠢，不谙世故。

总以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原本应该如此做，所以

竟想不着要去称赞它。”在别人的提醒和敦促下，

高晓声才写了一封感谢信。数日后高晓声在常州家

中收到一张重庆报纸，那封感谢信竟在报端登出了。

高晓声写道：“我忽然内愧起来，觉得那感谢信既

是别人做了好事的证据，也是自己出了差错的证据，

那报纸真像拘捕证，要把我捉出来呢！”［18］一件事，

不如此做便是道德败坏，便应该受到谴责；而如此

做了，只不过是守住了道德底线，这样的事也就并

不值得特别称赞。高晓声显然认为那个司机只不过

做了他应该做的事，特意写信感谢，已经有些荒唐；

而感谢信竟在报端登出，就过分荒唐了。

高晓声一行人从重庆乘船游三峡。沿途要经过

万县、奉节、巫溪、巫山等地，这些地方归万县地

委管辖，所以万县地委派了他们年轻的宣传科长赶

到重庆来迎接。宣传科长写过不少东西，“他戴的

那副近视眼镜有相当深度了，脸色也显出积劳过度

的迹象，该是一个很珍惜时间勤奋求进的人”。宣

传科长到了重庆后，立即“接管”了这群客人，重

庆的主人只剩下会计工作了。“我们下船住进四等

舱之后，他连我有没有茶杯喝茶都关心到了，并且

立即用自己的茶杯解决了我的困难。这给我的感动，

比人家送还我丢了的钱包要强烈得多； 因为他完全

可以不关心到这点而不用惭愧。这件事并不像送还

钱包那样显眼，而我们的习惯则常常疏漏掉这类真

正渗透入了品性里的精华。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在

精神领域的某些方面，几乎把高尚和庸俗颠倒了，

用常州人的一句土话说，就叫‘肉麻当有趣’。”［19］

那个装着全部旅费和两篇小说稿的公文包，当然比

一个普通茶杯有分量得多，然而，司机送还公文包

的行为与宣传科长让出自己茶杯的行为比，含金量

却又低得多。司机所做的是他应该做的事，不做便

不道德甚至违法的事；而宣传科长所做的则是完全

可以不做的事。何谓善行？不做在道德上也没有丝

毫过失，而做了却能让别人受益，哪怕事情再小，

也是善行。高晓声在写旅途见闻时，常常表达这类

对道德伦理观念的思考和对价值观念扭曲的忧虑。

高晓声另一些散文，通篇都是在写某种事物、

某种生活现象，表面上看几乎不表达明确的“道理”，

但却又句句言在此而意在彼。例如《乌龟及其硬甲》

就是这样的文章。文章这样写乌龟：

乌龟不仅屁臭，长相也极丑。它那个头虽黑，

却黑得不清不楚，是一种污色。环境安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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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那污头也会昂然伸起，光秃秃的如根枯柴

棒头，显不出精神来。它极胆小，一有风吹草动，

头尾四足立即全部不见，只剩个椭圆形的硬壳。

踢它、扔它，全像没有生命的石头一样。它是

宁死在里面也不会伸出一只脚来抵挡的。总说

龙生九子，乌龟为长。这位长子大概是没有想

到要从娘胎里落进这大千世界来的；但一旦出

来了又再也缩不回去，就立即抢了一副最能保

护自己的工具套在身上了。这是个腹背连在一

起的硬甲，只留六个小孔让头、尾、四足伸出

缩进，此外无隙可击，躲在里边十分安全。所

以它活着轻松得只需学会伸缩就行了。我们常

常用“龟缩”这个词来形容生活中那些胆小怕事，

不负责任的人，让你直接想到那可笑可鄙的样

子，可说形容得非常确当。［20］

这段话，只在最后部分有几句与人的行为相联系。

但即便一句也不与人相联系，读者仍然感到句句写

龟，却处处写人。文章通过对乌龟身体特点和行为

方式的描绘，表达了对某种人生行为、人生态度的

嘲讽、批判；而对乌龟的描绘却又精细、生动，寥

寥几笔，就让一只龟在纸面上栩栩如生。

三

高晓声的小说，专注于写人，自然景物的描写

偶尔也有，但都很简短。长篇小说《青天在上》中

自然景物的描写比较多一些，但大段的自然景物描

写也极少。这丝毫不意味着高晓声不擅长自然景物

描写。在散文里，自然景物的描写很多，并且大多

很精彩。高晓声生长于江南水乡，对家乡的水和家

乡的鱼有深挚的感情，写下了大量描写家乡水和家

乡鱼的散文，这些散文对家乡自然景物的描写极为

鲜活灵动。我在《高晓声的鱼水情》［21］一文中已

有讨论，在此不赘。

高晓声散文在描写自然景物时，往往拔树寻根、

穷原竟委，不但写其然，还写其所以然。这种时候，

也表现出高晓声不同于他人的敏感细腻。散文《秦

蜀行随拾》，写的是从陕西到四川的旅行见闻，由

七篇各自相对独立的文章组成。第一篇《远方的亮

点儿》写的是对关中平原的观感。文章一开始，便

发出疑问，说常听人言一到淮北平原、河北平原、

关中平原，便看到土地辽阔，天空高远，似乎这就

是大平原的特色，而自己却一直想不通。登高才能

望远，如果站在同一高度，视野应该是一样的。“苏

南也有一望无际的平原，也有尽收眼底的苍穹，为

什么会比别处看得狭窄呢？”高晓声终于有机会到

陕西，“脑子里自然就带着这个问题”。当高晓声

站在西安北郊的平地放眼关中平原时，确实感到土

地比苏南辽阔、天空比苏南高远。高晓声百思不得

其解。自己并没有登高，为什么视野会与苏南不同。

换了别人，只感受、欣赏土地的辽阔、天空的高远

便够了，至于两者的差异及背后的原因，没必要弄

明白。但高晓声却“每天都在考察，每天都在想”。“我

望着，想着，疑疑惑惑，迷迷茫茫。有一次我忽然

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亮点儿。那是一个小山

包，亮点儿就生在山包的南坡。细细看去，那亮点

儿不是别的，是一小片黄土，分明是收割以后刚刚

翻转过来的一小片新鲜的黄土。”远方的这一个小

亮点，让高晓声恍然大悟：“我立刻狂喜起来，因

为我猜不透的谜，被它一下子点破了。”他进而细

细作了一番分析，关中平原之所以比苏南平原显得

天更高远、地更辽阔，“都是黄土在作怪”。八百

里秦川的关中平原，是一片纯净的黄土，与苏南的

褐色土表相比，一个亮堂，一个灰暗。无边无际的

黄土平原，即使被植物覆盖着，仍然向空中反射着

强烈的光亮，使视觉所及的空间比褐土的苏南明亮

得多，这就使眼睛产生错觉，感到土地更为辽阔、

天空更为高远。这正如同一个房间，光线亮堂时感

觉宽大些，光线暗淡时感觉狭小些。高晓声进而对

水的颜色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人们常用“山明水秀”

形容江南景色。其实纯净的水是无色的。但在江南

弯弯曲曲的河道里，水的颜色却随季节变化而变化。

“春来淡青，夏来深绿，秋天浅蓝而微黄，冬天就

变得灰白了。其实水本身并未变色，不过是反映了

各个季节植物（冬天则主要是泥土）的色彩罢了。

这也许是构成‘水秀’的一个原因。”［22］

这样的散文，也是在说理，却不是前面所说的

从生活现象、自然景物引申出的哲理，而是事物本

身的“物理”，是隐藏在事物内部的自然之理。高

晓声敏锐地注意到了，并用十分细致贴切的语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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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掘“物理”的过程及思考一一呈现了出来。再

举一例。《旅途拾零》中高晓声这样写长江水冲出

夔门后的情形：

已经是深秋了，水势不大，而流速惊人，

江心一条主流，竟比靠岸浅滩上的水面凹下几

寸。原因是两岸流进江里的一股股涧水，竟被

江心的激流冲得无法加入，只好在江边回旋观

望了。这种情形，如果不是亲见，几乎不会相

信。［23］

江面并不平，江心是凹下去的。这一特殊的水流现

象若是寻常人，怕是难以发觉。高晓声不仅注意到了，

还认真探察出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如果仅仅指

出高晓声能把自然景物写得很美，还不足以说明高

晓声的独特之处。高晓声的很多散文写自然景物，

却并不就事论事地写，在精细地写出景物风貌的同

时，还会写出如此这般的原因。在高晓声写家乡水

族的散文中，这一特色有典型表现。那些写鱼的文章，

既是美文，又可当作关于江南水族的科普读物读。

之所以如此，大概和高晓声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勤于

思考探索的天性有关，同时，也是对古代散文传统

的继承。古代散文本有着“格物”的传统，尤其是

大量的笔记类作品，具有很高的知识含量。高晓声

正是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种影响。

高晓声有一部分散文是专写人的，或记述与友

人的情谊，或怀念已故的前辈，如《与朋友交》《往

事不堪细说》《正邪冰炭二十年》等，都文字朴实

而感情真挚。例如，《与朋友交》写的是与陆文夫

的友情。高晓声与陆文夫是年轻时代就相识的老友，

中间有几十年不通音讯，甚至不知对方生死，恢复

交往后，关系自然更亲密。这是一种似淡还浓、似

浅还深的友情。《与朋友交》文字平淡，却把这种

友情写得很感人。文章一开始说，自己与陆文夫当

年是“难兄弟”。恢复交往后，都干老本行。“两

个人常在一起，东南西北兜圈子”。两人同庚，陆

文夫虽比高晓声大几个月，但身体却比高晓声好。

高晓声只会说常州话。常州话是很难懂的。逢到高

晓声讲演之际，陆文夫便替他当翻译。外出旅行，

总是陆文夫照顾高晓声。1980 年 7 月登黄山，高晓

声空身拄一根拐杖，连洗漱用具都是陆文夫替他拿。

外出同住一个房间，高晓声换下脏衣服丢在那儿不

洗，陆文夫洗衣服的时候就帮他洗了，“同时笑着

说我懒”。在讲演现场当翻译，登山时帮拿洗漱用具，

一起住宿时帮洗衣服，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但高

晓声不嫌其小，一一写出，正是这些小事，才呈现

出二人的亲密无间。高晓声接着写道：“近年来他

好像也变懒了，比如最近在北京开作家代表大会，

就把脏衣服丢在角落里不管。不过我并不曾替他洗，

也不曾说他懒。”［24］这在让读者莞尔的同时，也

看到了两人性格的差别。文章最后，高晓声写道：

我们就这样相处，七九年以来有更多的机

会在一起，有时有很多话谈，有时则很少。有

就谈，没有就不谈。很自然，谁也不用敷衍谁。

往往默默坐着，各想各的。半晌才说一句话。

发现时间迟了，说一声睡吧，就睡了。［25］

读到这里，会让人无端地想到归有光的《项脊轩志》

《寒花葬志》《先妣事略》这类文章。高晓声写出

了真正情同手足的两个人相处时的典型情境。

最后，要谈谈《寂寞》这篇散文。《寂寞》是

高晓声散文中最感人的篇章，它以情痴而感人。文

章写的是高晓声在常州武进县三河口中学当教师时

的事情。1962 年 2 月，高晓声暂时结束了田间地头

的生活，被分派到三河口中学任教。追随高晓声返

乡的妻子，在乡间生活一年多便病逝，而高晓声自

己当时也患着颇为严重的肺结核。文章开头说，自

己本不愿到学校去，怕传染给青年学生，“但不允

许不去，只得照办”。学校收容了这样的病人，就

要尽量将他与众人隔离，便让他单独住一小间。学

校坐落在两条河的交叉处，一半校舍在河南，一半

在河北，靠一座木桥串通，十分僻静。在木桥西侧，

有一块突出河边的土地，上面建有一座三间两厢的

平房，这里便是学校的图书馆，是尤其偏静之地。

高晓声就住在这图书馆的东厢房。过了一阵，高晓

声知道这里原来是土地庙。“照老辈的说法，人死

了变成鬼，去的第一站头便是土地庙。土地庙几乎

村村巷巷都有，这是阴间的基层组织，就像阳间的

居民（村民）委员会一样，离死者的家总是很近的。”

所以，谁家死了人，送死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土地

庙送饭。人们知道这里已是学校，送饭就不进门了，

只在外边祭奠。“但有时夜里听到哭声，仍不免牵

肚挂肠，晓得又有一个鬼魂到了我的身边，不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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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因为他的妻儿没有把饭送进门来而觳觫。况且

正当反迷信之风紧吹，即使白天死了，饭还得挨到

晚上才能偷偷送，恐怕难免已饿了大半天，而饿的

滋味大家都反复在品尝，这真能把人鬼之间的关系

拉得很近乎的。于是我心戚戚，在学校清洁大扫除

的时候，认认真真把北墙外一小块土地上的青草和

垃圾除尽，意在让送饭的人和就餐的鬼有一个干净

的处所，我想他们都会理解我这身不由己的心境。”［26］

送饭之举，高晓声当然知道是迷信，也知道决不会

有什么“鬼”来就餐，却仍然把那乡人送饭之地清

扫干净，表现的正是一种情痴。而更情痴的书写还

在后面。

妻子去世时，高晓声每天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

动，以至于都没有时间、没有气力去悲痛。但悲痛

并没有自然消失，只不过封存在心底。等到住进这

土地庙，在清闲和寂寞中，悲痛便如解冻的冰河，

在心中汹涌澎湃。于是极其想念他的妻子。而身居

土地庙，又让高晓声有了非常之想：

尽管在这世界上已踏破铁鞋无觅处，总也

可以在梦中相会罢！可是夜夜入睡，总无她

来，真叫人毫无办法。信不知往何处投，电话

不知往何处打。万般无奈，转而又想到了这个

土地庙。即使它已经过改造，但老百姓既然仍

到这里送饭，说明这里仍是阴间基层组织，除

了常驻的土地公公之外，还会经常有种种鬼魂

出入，我只有通过他们才有可能找到我的妻子

了。可是他们都回避我，明知他们就在我的身

边走动，弄得空气都阴森森凉气逼人，我却无

法抓住他们，央求他们。我无法生他们的气，

找不到谴责的话，因为活着的人都对我无情或

难表同情，我又焉能苛求于鬼魂！有时候我很

想刺痛他们惹他们动怒，使他们不但想整死我

并且要株连我的家族；那他们就会不惜工本下

死功夫把我亡妻找来，我们或可以在刑场上见

最后一面。但我又不知道他们的痛处在哪，也

就无从下手。［27］

情到深处人自痴。而情痴至极，往往作孩子语。这

样的孩子语，正因其无理、荒谬而感人。

盼不到亡妻出现，高晓声退而求其次。从小熟

读《聊斋志异》，当置身这般偏静的“阴间的基层

组织”时，《聊斋志异》便提供了想象的资源：

深夜读书批卷，偶尔想起蒲松龄的聊斋故

事，真盼出现一些聪狐黠鬼，与我作伴，却也

影踪全无。寂寞一如以往，愈久愈深，在愈深

的寂寞里，感到了宇宙的无边，地球的孤单。

于是听到了灰尘飞舞的呼呼声，羽毛落地的霹

雳声……我竟变得超乎寻常地敏感。［28］

高晓声当然知道不可能有狐鬼出现。但知道不可能

有，并不意味着不希望、不盼望其有。至于听到灰

尘飞舞的呼呼声、羽毛落地的霹雳声，也当然是一

种心理现实。这种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感觉，

悖理而合情，被高晓声写得格外动人。

高晓声夜夜盼着有声响打破这无边的寂静。有

一天晚上，声响终于出现了。庙会这天学校放假，

所以前一天学校就没有什么人了。晚上，高晓声正

在熟睡，却被咳嗽声惊醒。本来以为声音来自屋外，

仔细一听却像在屋内。高晓声兴奋了，以为自己盼

了许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但再细听，听到了丝丝

气喘声，接着又是咳嗽声，响自门外的阅览室。听

声音显然不是自己盼望的“女鬼”。但无论是什么，

也得硬着头皮接受。高晓声起床、穿衣，来到阅览

室，打开灯，看见长椅上躺着一个衣不蔽体、浑身

肮脏的孩子，头边地上有一只小竹篮，篮里有碗筷

和一个小布袋。这个要饭的男孩病了，外面冷，见

这阅览室门没锁，便溜进来避寒。他称不到 40 岁的

高晓声为“爷爷”，哀求爷爷同意他在这里过一晚，

天亮就走，一再声明不偷东西。高晓声立即同意了。

高晓声太寂寞了，虽然盼来的不是美丽的女狐鬼而

是肮脏的乞丐，也仍然让他高兴：

这时候我很安心，本来可以马上睡下，但

是我没有，我的心动了，我在几个抽屉里细细

寻找，我记得还有一些吃剩的退热止咳药。我

终于把它找了出来。 我变得很兴奋，情绪变得

非常愉快，我倒了杯开水，去侍候这位小病人

服药。然后又找出我的旧棉袄，替他盖在身上。［29］

天亮后，小男孩悄悄走了，旧棉袄留在长椅上。但

高晓声却感到巨大的空虚，他写道：

我什么都没有失去，可是我的心突然空得

慌，觉得我丢了最宝贵的东西。我的孩子呢？

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要把他留下来？他分明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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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睡到天亮就走，现在天亮了，他走了。他是

个说一不二的孩子！为什么我竟没有想到把他

留下来？他应该是我最好的伴侣，我们的心会

毫无间隔地贴紧在一起。［30］

孩子虽然是“孩子”，却是说一不二的；高晓声虽

然是“爷爷”，却说的是孩子话。以高晓声当时的

情形，是决不可能收养一个小乞丐的，政治条件、

经济条件都不允许。只能说这仍然是情痴的连锁反

应。情痴则悖理。情愈痴则愈不讲理。不讲理则满

口孩子语。因痴情而说出的孩子语，分外感人。

要而言之，高晓声的散文，语言十分考究，有

理有情，写理时，细致入微，写情时，动人心脾，

是经得起细细读和反复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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